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News 13新闻

驻校社工，校园里的“另类存在”

他们习惯于屏蔽孩子们的
缺点，只看优点

在这所学校里，陶静和她的
同事每天都要面对那些在别人
看来有点特殊的孩子。 不过，在
陶静和她的同事们看来，这群孩
子并没有什么不一样，只是在某
个阶段出现了一点靠他们自己
不好解决的小问题。

13 岁的小飞（化名），在外人
看来是个不折不扣的“坏孩子”，
打架逃学，混迹于一群问题少年
中，常常会出现在 KTV、酒吧等
未成年人禁止出入的场所。 他说
他脾气很差，一生气就容易和别
人打架，因为“别人招我一次可
以忍，再招我我就忍不住了”。 因
为这些事，他还被原来的学校处
分了。

可是在陶静眼里，这是一个
性格开朗的男孩，虽然有时候也
会犯浑，但是很讲义气。“会主动
跟社工进行沟通，无论谈及什么
话题都能很大方地说。 ”这是小
飞留给她的印象。

他为什么会有那样的行为？
社工们对他进行了细致的评估。

小飞成长在一个重组家庭，
和父亲、 继母及同父异母的妹妹
生活在一起。在他的成长道路上，
父亲是一个至关重要的角色。

“别人骂你三次以上你就打
他，打坏了老爸负责。 ”父亲的处
事方式无形中影响着小飞，在之
后的学习生活中，他或多或少地
受到这种影响。

但与有的孩子不服管教的
情况不同，小飞愿意被管。

在发生逃学事件之后，原本
很少和儿子沟通的父亲开始频
繁地跟小飞交流，并对其进行严
厉的管教。 小飞说他很喜欢这种
被管的方式。“我爸特别不容易，
我们家要是没我爸早塌了。 ”

这让社工们觉得他真的不
是一个“坏孩子”，“他只是渴望
爱和关心”。

在学校里，陶静和她的同事
们很容易就捕捉到了他这样的
心思。 有一次上体育课，小飞的
腿抽筋了，同宿舍的孩子主动过
来帮他按摩， 这让他非常感动；
他有一个称之为“大姐”的好朋
友，他说之所以会选择跟“大姐”

交朋友，是因为“大姐”很照顾
他，会给他买饭，还会在他没钱
时给他钱打车。

这样的“问题孩子”，陶静他
们遇到的太多。 大多数时候，社
工们并不过分关注孩子们到底
是因为什么不良习惯才走进这
所学校的，而是更加关注他们当
下的表现。

“他们平时的情绪怎么样，
跟老师同学之间的相处有没有
问题，能不能适应现在的学习生
活等，分析他们产生这些问题行
为背后的心理问题。 ”陶静说。

这个过程更像是在打开心
扉，社工们面对的就是这样一群
等着打开心扉的孩子。

他们有哪些“另类手段”

在海淀寄读学校， 驻校社工
是学校老师的得力助手。 面对那
些“难搞”的孩子，他们总能想出
不一样的办法：手工校本课、城市
历奇、舞蹈、交换日记……这是近
年来他们创造出来的“新花样”。

事实上，他们在不断创新服
务方式。

“每个小孩的问题都不一
样，服务的方式也会不同。 ”驻校
社工服务站站长吴志娇说。

小黑（化名）是在城市历奇
中蜕变的。

社工林海燕注意到小黑时，
他还是个说话声音很小、几乎不
和别人说话的腼腆男孩。 尽管每
次活动的参与度并不高，但他却
坚持每次都去。

城市历奇，是一项在真实的
社会环境中开展的户外活动，利
用周末的时间开展。 社工们给这
个活动取名城市之光，在活动中
设置任务，让孩子们在徒步的过
程中，给为这个城市默默奉献的
人送水、扇子、暖宝宝等。

这是一个锻炼意志力、交往
沟通能力、 更好认识社会的活
动。 徒步 6 公里对现在的孩子来
说并不是一个轻松的活动，如果
再遇到不好的天气、不适宜的温
度、迷路等情况，情况会更加糟
糕。 而在徒步中的任务，对那些
还未打开心扉的孩子来说则是
一个更大的挑战。 怎么跟陌生人
交流？ 怎么表达自己的意愿？ 怎
么面对别人的“不领情”？

“开放的环境容易打开学生
的心扉， 让他们减少防备心理，
容易和社工建立信任的关系。 ”
林海燕说。

很多孩子第一次徒步几公
里， 忍着饥饿与劳累坚持完成；
有的孩子在找寻城市之光时害
怕跟陌生人交流， 全程开不了
口；还有的孩子在送东西的过程
中屡遭拒绝，灰心丧气。

“但几次活动下来，没有一
个孩子中途退出，他们都坚持下
来了。 他们慢慢地从这个活动中
成长，从害怕躲避，到主动积极，
他们锻炼了自己，收获了很多。 ”
陶静说。

他们更喜欢“静待花开”

在海淀寄读学校，驻校社工
们的服务效果从来不是立竿见
影的，而是通过润物细无声的走
心活动，一点一点去改变。

参加了两期城市历奇活动
的小黑，最明显的变化是“开口
了”。

刚刚转到寄读学校的时候，
小黑留给社工的印象是“腼腆，
说话声音非常小”， 即使在他最
喜欢的篮球运动中，他也几乎从
不跟人交流。

2018 年下学期，小黑报名参

加城市历奇活动，那时的他依然
是沉默的，只有在关系很好的朋
友面前，他才会开口。 而对于大
部分其他同学和社工们来说，听
到他说句话，那是一件相当困难
的事。

在一次次的活动中，在每次
和其他组员的沟通中，在每次鼓
起勇气去寻找陌生人完成任务
的过程中，小黑渐渐感受到了交
流带来的获得感。

小黑的一个朋友说，“第一
次听见他在外边说那么多话”。

而这样的“第一次”在两个
学期的时间里不断刷新。

“感谢城市之光，感谢社工，
感谢学校的支持……”活动总结
会上，面对镜头的小黑顺畅地组
织了一段语言。

“从 3 个字，5 个字，11 个字，
23 个字， 到最后总结时的 45 个
字， 小黑的变化大家都有目共
睹。 ”陶静说，她一直在关注小
黑，活动的后期，其他小组成员
一听到他说话，就会不自觉地去
数他说话的字数， 然后肯定他，
鼓励他。

小黑也收获了更多的朋友，
“高兴的时候他也会和其他人一
起刷抖音，笑个没完没了”。

参加了舞蹈小组的孩子们
在近 30 次的排练后， 终于带着

他们的节目《时间都去哪儿了》
走上舞台，在去年的学校元旦晚
会上惊艳亮相。

“孩子们都很认真、很努力。
大家都特别棒，表演比彩排时还
要好。 ”给孩子们排练的舞蹈机
构的老师说，那一次登台让大家
感到“出乎意料，非常惊喜”。

作为唯一一个非舞蹈机构
内部学员的节目，学生们的表演
赢得了观众长久的掌声。 那一
刻，一直在台下的吴志娇，哭了！

“观众的掌声是最真实的肯
定和认可。 ”她说。

“这是第一次有人买票来看
我演出”“特有面儿”“没想过自己
能跳舞、还有这么多人看”……演
出结束后，学生们这样说，这让他
们看到了自己的价值。

原本在班里什么都不敢主
动做、不说话、也没存在感的小
西变得自信开朗了，“经常对着
镜子照，感觉说话声音都大了很
多，做事也积极了不少。 ”这让她
的老师也觉得不可思议，“舞蹈
让她变化很大！ ”

“我们希望通过这样的活动
让学生们都能找回自信，破除外
界的偏见。 ”吴志娇说。

事实上， 在海淀寄读学校，
社工们每天都能看到变化发生。

（据《中国青年报》）

站在台上的陶静以前从没想过，说别人的故事，能把自己说哭。可是那一次，她就真的哭了，为了别人
的故事。

那些“别人”不过是一群还未成年的孩子，身上有着各种各样的问题，打架的 、逃学的、抽烟喝酒的
……这就是一群让老师、让家长头疼的“坏孩子”，因为各种各样的原因被送到一所专门学校：北京海淀寄
读学校。

陶静是这所学校的驻校社工。
在 2019 年北京超越社工事务所精品案例点评会上，她把那些孩子的故事讲给同事、学校老师以及社

会专业人士听。 讲着讲着，她哭了。 “看着他们一点一点进步，真的挺感动的。 ”台上的陶静，声音哽咽。
自 2014 年起，北京超越社工事务所在海淀寄读学校设立驻校社工服务站，由专职社工和志愿者一起通

过个案辅导和团体辅导的方式，为这里的孩子们提供服务，解决他们成长当中的烦恼。 5 年多来，一批又一
批的孩子悄悄地改变。 据介绍，超越是北京最早开展驻校社工服务的机构。

在北京海淀寄读学校德育副校长姚鹏龄看来，驻校社工的服务是对学校传统教育方式的一种有益补
充，社工们可以更专业地和学生进行有效的沟通，从而发现问题解决问题。 而这，也是学校让社工们进驻
的初衷。

北京市海淀寄读学校

驻校社工与学生共同开展活动


